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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清一代，闺秀作家创作体量及作品出版数量的增长，缀于闺秀诗文集前后的序跋数量

也随之增加。基于闺秀作家的独特身份及闺秀文学的特殊定位，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形成了自

己的获取机制、作者圈层及书写程式。于序跋获取机制上，因闺阁女子的身份所限，女作家的

男性亲族成为了为闺秀诗文集贡献序跋的主力，不过女作家主动向亲族师友请序及部分男性文

人主动题序的情况亦时时可见。从序跋的作者成分看，男性亲族为女作家与主流文坛之间最

为重要的系结纽带，男性亲属的交谊范围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作家的潜在交际网络可延展

至何处。于书写程式上，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展现出了强烈的传记倾向和对妇德书写传统的承

袭，女作家个人行谊事迹时常成为序跋书写的主体，诗作批评、理论阐发等则被压缩，以至于女

作家的作家属性被大幅度削弱，传统性别身份如孝妇、贤妻、慈母则成为序跋作者目光聚焦之

处。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具有其重要价值：序跋的获取方式体现了时代对闺秀文学的接受度、

认可度及清代文学女性于文学领域内的可运作范围；序跋作者的圈层和成分能够体现女性直接

和间接的交谊圈；序跋的撰述倾向则体现了时人如何看待女性作者及其文本，并展现了被邀序

的文人如何巧妙地为具有敏感身份的或交集甚少的作家遣词书文，为研究序跋类应酬性文体

提供了一条明朗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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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迎来其巅峰

时期。随着清代闺秀作家创作体量及作品出版

数量的增长，缀于闺秀诗文集前后的序跋数量

也随之增加。彼时前代及并世已有大量可资借

鉴的序跋书写，故闺秀诗文集序跋时常取鉴于

已有的书写程式，传承序跋书写大传统。然而，

因闺秀群体这一创作主体的空前性和独特性，

闺秀诗文集序跋又有其新的书写语境并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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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新的文体责务，因而闺秀诗文集序跋的书写

内容呈现出一种关乎性别与时代的特殊性，其

自身的生产方式及书写榘范在持续的实践中亦

渐趋成型。

于过往的清代闺秀文学及文化研究中，学

人多聚焦于闺秀创作的文本本身，闺秀诗文集

序跋一类副文本（paratext）则往往作为辅助性

材料。事实上，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具有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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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价值：这些序跋的获取方式体现了时代对闺

秀文学的接受度、认可度及清代文学女性于文

学领域内的可运作范围；序跋作者的圈层和成

分能够体现女性直接和间接的交谊圈；序跋的

撰述倾向则体现了时人如何看待女性作者及其

文本，并展现了被邀序的文人如何巧妙地为具

有敏感身份①的或交集甚少②的作家遣词书文，

为研究序跋类应酬性文体提供了一条明朗的路

径。由此观之，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自身即构成

了一个复杂历史现场，叙说着关于清代闺秀的

诸多絮语。

因此，对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进行系统性

地把握有助于从外围了解清代闺秀文学及文化

生态。想要全面体认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这一

文本类型，必须从其基本元素入手。本文尝试

从闺秀诗文集序跋的基本元素如获取机制、作

者成分、撰述倾向数个方面进行考察，以更清晰

地了解这一文本类型的存在方式及意义，从而

从另一角度更为深刻立体地体认清代闺秀文学

与文化。 

一、清 代闺秀 诗文 集 序跋 的
获取机制

（一）亲族赠序及代为请序

一部诗文集的序跋作者有多少、为何人，往

往是诗文集作者交谊圈的直接展现。但对于长

期处于闺阃之中的女作家来说，相对于男性文

人，她们较少有结伴壮游、筵席分韵、结社唱和

的机会，生活基本围绕着中馈女红、事亲课子，

因而交际圈自然局限狭窄许多，再加之闺阁女

子往往不便与家庭单位之外的男子来往过甚，

因此亲自广邀序跋对女作家而言并非易事。在

这样的境况下，与外界及主流文坛交往较为密

切且赏识家中女性之作的亲族（尤其是男性亲

族）便成为了为闺秀诗文集贡献序跋的主力。亲

族赠序是闺秀诗文集极为普遍的获取方式，闺

秀孙佩兰的《吟翠楼诗稿》便收录了其两位弟

弟孙诒经和孙诒绅所作序，侄子孙宝瑚、次子胡

上襄所作跋；闺秀余希芬的《朗仙吟稿》中包含

其父余梦星、其弟余希煌及其姊余希婴之序，

不一而足。

除了直系亲族之外，姻亲甚至年代相距甚

远之远亲也时而会于闺秀诗文集中留下痕迹，

如身为姻弟的吴芳培就曾为闺秀张淑诗集《畹

香诗钞》作序，而女作家顾贞立身后百余年的一

位远孙则促成了顾贞立诗词集的出版并留下一

篇跋文，可见亲族对闺秀作家之重视与扶持。

除了自己为族中闺秀作家题写序跋之外，闺

秀作家之亲族亦会向友人、师生乃至耆硕名儒

广邀序跋。女作家潘素心之父潘汝炯便对女儿

的作品颇为重视，曾亲自“索其（潘素心）稿来

汰之，存二卷，授诸筑氏”[1]（P2582），他也在为女

儿诗集邀序一事上费尽心思，不仅向同邑名士

蒋士铨、友人周大榜邀序，更在袁枚隐居山阴

之时远行五十里亲自拜访，出示女儿之诗以求一

序。[1]（P2584）闺秀作家的丈夫也时常在邀序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自幼甚嗜诗书的女作家陆凤

池有幸嫁与能够赏识自己诗才的曹谔廷，二人

凤鸾和鸣，时有赠句唱和。陆氏将殁之时，嘱托

曹谔廷：“残纸数十幅，在西房几上，善藏之，如

见我也。”[2]（P1134）曹谔廷于陆氏辞世后裒其诗

稿为一册，并请友人序之。友人焦袁熹描述曹

谔廷请序之时的情景曰：

其夫子悼之甚，乃掇拾其遗余墨迹于箧底若

壁间，手录之，得诗如干首，词如干首，携以视余

曰：“吾妻之命可谓至薄，今且化为异物，不留声影

于人世矣。所仅存者此尔，将付诸梓。惟先生赐之

片言，俾观者怜悯而叹惜焉，不亦可乎？”[2]（P1131）

另一友人储大文亦提到曹氏向自己出示陆

①对于清代女性来说，她们的第一性别责务是成为一位贤妻、孝女或慈母，而非成为一名作家。因而当她们作为作家而

被邀序者肯定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②据笔者统计，绝大多数的序跋作者都与女作家仅具间接交集，其中与女作家从未谋面者亦不在少数，详见本文第二节

“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的作者构成及其背后交谊网络”。



第2期 他人之絮语：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整体观照 ·151·

之诗稿，并请为之序以释己悲[2]（P1133）。面对遭

遇了丧妻之痛的友人，焦、袁二人自然难以推

脱，陆氏诗集的序跋内容便通过丈夫曹谔廷的

请序行为得到了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请序的过程并不一定是一

帆风顺的，部分被邀序者甚至会给予明确的回

绝。除了请序者与被请序者关系过于疏离、被请

序者与诗文集作者文学观念上存在出入这些于

男性主流文学场域也会存在的阻碍因素，为女

作家诗集请序更会面临一种对女性文学的整体

性质疑。

钦善为女作家朱庚《养浩楼诗钞》所作之

序便清晰地展现出了为女作家诗集请序的艰难

境况，据钦善自言，为得钦善一序，女作家朱庚

之夫蔡晓峰先托友人张秋山向钦善出示朱庚诗

稿，并刻意隐去朱庚为女性的事实，以期打破

钦善对妇人诗的偏见，然而请序一事却仍以钦

善婉拒告终。三年后蔡晓峰亲自拜访钦善，然而

亦未能立即得偿所愿。最终，钦善“感其（蔡晓

峰）意，为卒读之”，并对朱庚“情涵性中，气透

纸外”的诗风表示认同，于请序五年后为朱庚

手书一序。然而在这篇序文中，钦善仍不忘开首

即强调“素来不喜妇人诗”[3]（P723），并通过叙写

曲折的请序过程表示为朱庚诗集题序为破例行

为，其中对女性文学的偏见仍贯穿序文始终。

朱庚诗集得钦善序的坎坷经历其实可以看作闺

秀文学被接纳过程中的一个缩影，而在这一过

程中，对家中女性创作给予奖掖扶持并利用自

己的人际资源为女作家广邀序跋的男性亲族起

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二）女作家本人索序

作为一种伦理观念和行为榘范，“内言不

出阃”“男女之大防”一直根植于人们心中。然

而伦理观念指导下的生活实践往往具有一定的

弹性空间，闺秀作家们在较为合理范围内仍可

以与异性进行一些文学互动，因此除了男性亲

友代为请序之外，女作家本人有时也会向男性

文人亲自索序。其中最为便捷且合理的便是女

作家向自己的男性亲族请序，如汪端便曾自吴门

邮寄其《自然好学斋诗》初刊与其表舅祖张云

璈“索弁简之文”，张云璈欣然应之并着意强调

“古来名媛一家多才”，并以为汪端幸在“得全

家之才以张其才”，更语带自豪地写道：  

（汪端）归小云通守，其夫妇、娣姒、姊妹闲

皆出入风雅，小韫争奇角胜于纱厨镜槛之际，雄

视一时，诸人或为之退舍。君舅云伯大令胷罗武

库，视当世鲜轻许者，独于其子妇，以为一家巨

擘。[4]（P2837）

从中不难看出张云璈身为汪端戚 党之骄

傲。由是汪端不仅藉他人之口叙说了一门风雅

之盛况，张云璈亦作为族中一员无形中受到了

推扬，这样亲族之间的请序活动无论为女作家

个人还是作序者乃至整个亲族都可以添上一笔

秾丽的色彩。

女作家本人向亲族之外的男性文人请序的

情况也偶有出现，其中一种情况是向亲族之男

性友人邀序。洪亮吉曾叙写女作家孙荪意本人

向自己请序一事曰：

余以暇日游镜湖，归及日昃，陈宝摩学博诵

秀芬女史《夕阳诗》云：“流水杳然去，乱山相向

愁。”余为之击节称赏。翊日渡江，先抵钱清镇，

颖楼（孙荪意夫）明经坚留，为九日之宴。坐半，

秀芬以诗出谒，执礼甚恭，曰：“某自成童时，即

喜为诗，今十余年矣，自觉于古人门径稍有窥见。

生平重先生之为人，诗非先生序之不可。”余诺

之。[5]（P3335）

孙荪意的丈夫高第工善画工诗，得到阮元、

洪亮吉的欣赏，这为孙荪意提供了与洪亮吉等

名士接触的机缘，而能够于宴席上亲自向丈夫

之友人问诗请序，也能体现出孙荪意的文学创

作受到其夫高第的支持勗勉。

另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为女弟子向自己的

老师请序。重情重才的男性文人招收女弟子之

风于清代渐盛，除了为人熟识的袁枚的随园女

弟子以任兆麟为中心的清溪吟社和陈文述的碧

城仙馆女弟子等，更有毛奇龄、沈大成、惠栋等

学士经生招收女弟子的新现象出现[6]（P68-76）。

这些男性文人既已将女弟子带入师门，自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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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们的文学创作及作品出版有所扶植，因此

当女作家的诗文集付梓之时，时常会邀请她们

的老师书序。身为袁枚得意门生的席佩兰就曾

提及自己“乞序于随园先生”，袁枚虽已允诺，

但未及书序便猝然离世，于是席佩兰“谨录先

生所题拙集数语，即以弁首，以明学诗之所得

云”[7]（P2061）。即使未得袁枚之序，席佩兰仍整理

袁枚的只言片语裒为一序，可见向老师请序于女

弟子的重要意义。

此外，通过不同的契机或特殊的经历，女

作家也可能向自己的同里、友人等与亲族毫无

关联之人请序。女作家董宝鸿的《饮香阁诗钞》

里仅载刘澍序一篇，而刘澍与董宝鸿既无亲缘

又无师承关系，甚至也没有以他人为纽带的间

接接触。刘澍为董宝鸿书序的原因可以从刘澍

所作的一篇记文里得到解释。

咸丰六年冬月某日，节妇董氏持单哭于崇节

堂曰：“氏死矣！”仆闻之骇然，问氏曰：“胡为

死？”曰：“氏生平儒家，幼习诗礼，道光二十二

年归郑越，九载夫亡。当夫病亟之时，遗言翁旅

食在外，嘱氏苦守，将来翁归，氏可妇代子职。氏

谨志之，不敢忘。迨咸丰三年，粤匪踞金陵，翁

陷贼中，迄今未回。氏生一女，亦殇于某年。氏孑

然一身，绝无依倚，久拚一死从夫于地下，惟念夫

谆谆以翁是托。遇有自贼中回者，尝访翁之消息。

或云翁尚在省城……不意翁卒未归，而氏穷益甚，

反有族翁某数向氏鏖吵，语常不洁。氏知不可守，

投缳，未死……”语毕呜咽，流涕者再。越三日，

复以诗献……[8]（P930）

由此段记叙可知，为亡夫守节的董氏不仅

未能得到族人的理解肯定，甚至饱受诟辱，无

奈之下投奔崇节堂，得崇节堂主持刘澍出策庇

护，因而与刘结缘并得其书序。由于董氏的特殊

经历及刘澍的特定身份，刘序基本围绕董氏守

节一事展开叙写议论，如言董氏“坚贞自守，其

节苦矣”“妇之节伸矣，而才可勿论”，无不体现

了刘、董二人以妇节为纽带的特殊关系。

（三）（亲族之外）主动赠序

在泛情且重才的明清时期[9]（P727-760），不少

文人学士都加入了鼓励闺秀创作的阵营，因而

除了闺秀作家的亲族之外，更有一批与闺秀本

无亲缘关系的学士为闺秀诗文集题写序跋以声

援女性创作。其中，如袁枚、陈文述等自身便收

有女弟子的学士自然会为女弟子的诗文集题序

书跋。袁枚曾序骆绮兰诗集曰：

以余观于佩香，媞媞然淑慎其身，溺苦于

学，其高识远见，视大男子裁如婴儿。而且赴义

若热，能为人之所不能为……而生命不辰，嫁未

多年，所天不禄，仅课一螟蛉女，以代蚕织而遣

余年……余今年八十矣，明知佩香之学问后进

无涯，而余则暮景颓光，前途有限，故劝其板而

行之，以及于吾身亲见之也。即书此意以序其卷

端。[2]（P579）

由于师生之间相对密切的接触和深入的了

解，老师赠序往往蕴含更多的情感，如对弟子

才学的珍视、身世的惋惜等，这一点也体现在了

袁枚此序当中。除了自己为女弟子题写序跋外，

老师主动为女弟子索序也是时常可以见到的情

况。曾师从李世治、陈箫楼、张理庵等人的女作

家沈善宝的诗文集序跋便可展现出她的诸位老

师对她的助益，如佟景文序便提到“今春理庵

报书寄皖，附其女弟子沈湘佩初集诗来，且索

序于予”，披览沈善宝之作后佟景文觉其“言之

有物，一空前人窠臼”[10]（P4536），因而为其书写了

一篇评点细致至单篇诗作的序言。闺秀作家的

老师也会时常向其他文人学士引介女弟子的作

品，从而丰富女弟子诗文集序跋的来源。为沈善

宝诗文集作序的一位满族官员富呢阿扬曾提及

自己为沈善宝书序的经过。

余两至浙省，耳女史沈湘佩名。今春友人陈

箫楼将其诗来，展读一过，齿颊生香。既而索其

全稿，诸体悉备。胸罗经史，秀韵天成，而逸气豪

情溢于楮上，有如九嶷仙人，珮环云表，迥非人

间服烟火食者所能企及……爰缀数言于卷首以归

之。[10]（P4378）

此处陈箫楼虽未直接为沈善宝的诗集向友

人邀序，但通过他的引介，使得沈善宝的诗作受

到富呢阿扬的欣赏，从而主动索沈集全稿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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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书序，陈箫楼仍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清代编选闺秀作家合集之风盛行，在搜集

采摭作品的过程中，不少富有才情的闺秀作家

被发掘并得到赏识，而合集编选的参与者时而

会单独为闺秀别集慷慨赠序。女作家周曰蕙的

《树香阁遗草》中有戈载序一篇，然周、戈二人

在周曰蕙生前似毫无交集，这篇序的末端记录

了戈载书序之由：

道光乙未、丙申间，予为麟见亭河帅续刻《国

朝闺秀诗集》，曾任征采之役，时与子鹤（周曰蕙

夫）未相识，致有遗珠之憾。近有张次柳少尉欲

辑《林下词选》，予方为之编校，当先录其词，登

诸卷帙。子鹤有志于不朽者，其必以为然也。是

为序。[11]（P1264）

期望将周氏词作编入闺秀作品合 集的戈

载单独为周氏诗词集书序一篇，无论对戈载还

是对朱周夫妇而言①，皆是有益的文学往来。除

了被编选入总集或合集，部分被认为具有价值

的闺秀诗文集可能会被重刊出版，在这种情况

下，主理重刊事务者便会成诗文集新的话语掌

握者，他们往往会主动留下自己的序跋以说明重

刊之缘由和目的，并时常会邀请他人为重刊本

新增序跋。同治壬戌年间（1862），洪肖梅在与

程柯亭论女士之诗词时偶然得知闺秀作家陆蒨

的节烈事迹，洪氏以为“旧印百编，半埋赤燧，

若不重编甲乙，寿以香梨，将何以阐彼幽贞，扬

兹鸿藻”[11]（P1360），于是便通过程柯亭求得陆蒨

诗集残稿，与友人程秉钊一同编校出版。促成

陆蒨诗集重刊的三人不仅使陆蒨之诗作重见天

日，更各自留下一篇序跋，这三篇序跋较初刊本

序跋更为详尽，不仅丰富了陆氏的诸多人生经

历，亦增加了陆氏作品被埋藏多年终被辗转重

刊的故事，为诗集更增添了一份故事性。与之相

类的例子还有戴燮元合刻重刊鲍氏三姐妹诗

集、吴廷康重刊吴宗爱诗集[12]（P137-169）等，虽重

刊之机缘和目的不尽相同，但主持重刊者往往

都会主动留下自己所书序跋，重刊增序也成为了

闺秀作家诗文集序跋来源的其中一种。

二、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的作者
构成及其背后交谊网络

除自序之外，题序书跋皆为一种互有往来

的交际行为，因此一部诗文集的序跋作者构成

能在很大程度上展示诗文集作者的交谊网络。

受限于特定生活域所的闺秀作家的交谊圈不似

男性文人一般广阔，家中的男性亲族往往是她

们可与之直接接触的对象及间接与主流文坛产

生系结的纽带，因而男性亲属的交谊范围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作家的潜在交际网络可以

蔓延至何处。以女作家左锡嘉为例，为左氏的别

集《冷吟仙馆诗稿》《浣香小草》《吟云集》及

《冷吟仙馆诗余》作序跋者共8位，他们与左氏

的关系如图1所示。

①戈载序写于咸丰二年（1852），此时周曰蕙离世一年，其夫朱和羲对其作品极为重视，期望付梓以传其人，这一点于戈

载序中的“子鹤有志于不朽者”亦可看出。

除了左氏之姊左锡蕙和左锡璇外，其余6位

序跋作者皆为与左氏之男性亲属包括丈夫、儿

子、女婿有往来之男性文人。男性亲属代为请

序这一行为，使左氏之作品被传至她自身较难

接触的男性文人的手中，而通过这些男性文人

图1    左锡嘉与其别集序跋作者社会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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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题序等活动的行进，左氏与男性文人

之间及左氏作品与主流文坛之间的隐性交流得

以展开。在这一文学生产行为的过程中，女作家

的男性亲属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且根据不同男性亲属对女性书写及出版的重视

及支持程度，不同女作家的隐性交际网络也以

不同身份的男性亲属为基点而发散，如史筠的

序跋作者构成，基本以其丈夫余耀为主导从而

向外辐射，而张䌌英、张纶英、张𥿑英三姐妹诗

文集的序跋作者构成，则明显以父亲和弟弟的

交谊圈为主。

为更系统地了解清代闺秀作家诗文集序跋

的作者构成，本文择取100位闺秀作家①，并对

她们诗文集之序跋作者成分做了量化分析。据

笔者统计，100位闺秀作家中，有父为其题序者

8人，有兄弟题序者24人，有夫题序者23人，有

子题序者14人，有婿及其他姻亲题序者9人；相

比之下女性亲属的数量则寥寥可数，其中有母

为其题序者2人，姊妹、嫂为其题序者共6人。

此外，女作家自作序者19人，除女作家自身外的

女性序跋作者共33人，约占题写序跋总人数的

8.3%，其余91.7%皆为男性。于可考的男性作者

中，与丈夫产生关联者的比例约为17.9%，与兄

弟产生关联者的比例约为13.4%，与儿子产生关

联者的比例约为7.6%，与女作家父亲产生关联

者的比例约为6.05%②。由此可见，清代闺秀诗

文集序跋基本为一个由男性，尤其是女作家的

男性亲族所主导的文学领域，其中女作家的丈

夫和兄弟两种角色尤占重要地位，一方面他们自

身对女性书写及出版表现出更为宽容和支持的

态度，自身较为积极地为自己的姊妹或妻室题

序，另一方面亦会广邀亲友题序书跋，以扩大姊

妹或妻室诗文集的影响范围。此外，不少女作

家会为自己的诗文集作序，意味着她们一定程

度上握有阐释自己本人及自身作品的权力。

①此处择取的100位闺秀作家皆为《江南女性别集》《清代闺阁诗集萃编》及《清代闺秀集丛刊》几部闺秀作品合集中有

记载者，在将合集中的数百位闺秀作家的次序进行打乱之后，随机抽选其中100位而对其进行了量化分析。

②因资料阙失，并非所有序跋作者与女作家及其亲友之关联皆可考，故此处数据为现有材料基础上的大致估算，但仍可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作者之大致身份构成。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闺秀作家与大多序

跋作者为间接接触，二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主

体相离之态[13]（P74）。事实上，诸多序跋作者与女

作家之间交集尠少甚至相当疏远，作序者往往

仅是因为女作家的亲友之托而应承作序。如刘

晓华为张䌌英所作的《淡蘜轩诗稿序》对张䌌

英本人及其诗作只字未评，而是通篇叙写自己

跟从张琦（张䌌英父）和张矅孙（张䌌英弟）问

学的经历和自己对老师诗论的追随，至于张䌌英

及其作品，刘晓华仅以两句颇显谦冲之语带过。

兹仲远又将刻其伯姊孟缇夫人《澹蘜轩诗》

四卷，附以词一卷，属晓华任校勘之役，既又命

为序。晓华固束发授诗于先大父，迄今未有成就

者也。不敢轻有所言。[5]（P3731）

刘晓华对于张䌌英生平和作品的沉默失语

些许透露出他们之间关系的疏远，他校勘此诗

词集并为之作序的最重要的原因并非真正赏识

张䌌英的作品，而是因夫子“命为序”，可见为

女作家作序这一行为中难以避免的被动性和社

交属性。如果说男性文人之间互题序跋更近乎

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4]（P9），那么男性文人

为女作家书序作跋显然具有更为强烈的交际性

和社会性。

三、清 代闺秀 诗文 集 序跋 的
撰述形式与书写倾向

（一）传记化倾向

对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进行总体观照，其

体制以散文为主，又不乏骈体，亦有部分序跋融

合骈、散写法，[15]（P52）这与清代骈文中兴的大背

景不无关系，[16]（P184-193）同时也展现出了序跋作

者的创作追求，即在实现序跋叙事与议论的文

体责务的基础上亦保持对形式和辞藻的追求。

至于撰述形式，大抵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以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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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端，奠定整篇序或跋文的基调走向，继而以

女作家之事迹或作品为佐证，在推挹女作家及

其作品的同时证明议论的合理性。如曹贞秀为

席慧文诗集所书序文开首言：

三代有公宫之教，故妇人莫不知诗。自女教

衰，而世之妇德所重，在彼不在此。乌虖！此真

末俗之见也。夫诗之教，曰温柔，妇之教，曰柔

顺。稽古班姬、徐淑者流，皆以诗称，而皆以贤

著。然则陶淑其性情而涵咏其志趣，非诗末由，

妇人之断宜知诗，可知矣。

曹氏先以古代贤媛之例证及诗教与妇教的

相通之处导出妇人可为诗的假说，继而以席慧

文的事迹及诗作验证。

怡珊席夫人，石君敦夫德配也，幼具慧悟，

即耽吟咏。及归敦夫为继室，幽闲静好，上以当

于舅姑，外以宜于戚党。既敦夫以知县历官浙西，

夫人佐理内事，无憾即安，以其余闲，襞笺弄墨，

自喜文字，间积诗若干首。顷归示余，属为之序。

且曰：“某诗不足传。将匄一言以自重其诗也。”

余愧谢久之。读其诗，气体雅洁，神味婉约，上者

出入中晚，下亦时近元人。乃叹夫人之贤为不可

及，贤而有文为愈不可及，而益信诗教、妇教之

相通，固如是也。[5]（P3636）

由席慧文的贤孝、谦冲的品质和雅洁婉约

的诗作，曹氏诗教与妇教相通的假说成为更加

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此处序跋作者的议论与女

作家事迹及作品相衍相生，共同服务于序跋的

文体责务。其二则于序跋开首径直书写女作家

身份及其作品、事迹并以此为序跋主体，文末

或缀以议论或抒情语。以毓华为归真道人所撰

《冰雪堂诗稿序》为例。

归真道人者，吾母之师也，道人居与外祖

母相邻迩，余幼失恃，鞠于外祖母，故得登堂而

受学焉。道人姓陈氏，内府正黄旗号芸窗先生之

女也。幼颖悟，三岁时其父观书，戏于其侧，指书

上门字曰：“门也。”父异之，曰：“此女将来必识

字。”既长，好学无倦。家贫无臧获，母复多病，

躬操井臼，辛苦备尝，而暇时辄为诗。每呈其父政

之，蕓窗先生愀然曰：“无为此薄命事。”弗听。年

二十五，适镶蓝旗满洲内阁中书赫舍里氏，讳巴

尼浑，号静庵者。生女一、子一。甫五年，静庵之

兄为鄜州都司卒，适母太夫人亦在任所，静庵乞

假往鄜接母及兄之灵，归之中途得疾，没于平定

州客邸。道人闻讣，即欲身殉。众以姑老子幼劝

之，乃止。逾年春，瘟疫大作，子女俱殁，姑归女

氏，而孑然一身，无所依倚，兼以素负才名，妒之

者更不乏人……

呜呼！常闻之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者，天为

之；德修谤兴，道高毁来者，人为之。若以闺阁

之质而具瑰奇之才，而又若有故，为遏抑其才，而

使之不得一展，且不第使其才之不展，并使其身

之所遭直至于疾痛颠连而无告，如归真道人之

极者，果天为之耶，抑人为之耶？如天为之，天

何必于生之？如人为之，人何必于死之？天耶？人

耶？吾诚不得而知也。所著有《冰雪堂诗》一卷，

诗中多咏其所历之实境也。[17]（P1341）

而无论哪种撰述形式，其书写方式几乎不

离通过展现女作家生活中的断面，往往以几个

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来记录女作家言辞行为。

以事记人为典型的中国传统传记式写法，加之

闺秀诗文集序跋往往以女作家为某某之女，某

某之妻为开端（如第二种撰述形式），并时而追

溯家族渊源，传体写法更为显著。

序、传二体本就有密切渊源。传体本初为

经学的解释手段之一，后以刘安《离骚传》为

拐点渐由经学解释方法转向以记叙人物生平为

主，而后诸多史、子书序常以此方式写就，受子

书之影响而形成的别集绍述此传统，故别集序

自西晋诞生之初亦近于传体，多以书写别集作

者为主。然而别集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渐渐

表现出脱离传体的趋向[18]（P29-39），且随着文艺

理论的渐趋成型及时代风气的嬗递，别集序已

逐渐脱离本初形态，至清代，理论性及系统性

的批评方式成为文学批评的大势所趋[19]（P49），

其时已成为批评文类的一个重要支流的序跋自

也是文学理论的汇聚熔钧之处，由是清人序跋

“绝不肯泛泛叙述交情或徒献阿谀之词，而是

力求以理论作为批评的标准，时而又加之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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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的铺陈”[20]（P12）。然而此语显然是针对主流

文人著述而言，相较于男性文人别集序跋，闺

秀别集序跋则呈现出极为明显的传记化倾向，

这一书写方式使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形成了重

作家论轻作品论、重叙述而轻议论的情况，闺

秀个人事迹的记录时常成为序跋内容主体，对

女作家作品本身的批评鉴赏及由作品衍生出的

文艺理论的阐发沦为配角，序跋由此呈现出一

种偏坠之态。兹以沈兆褆为其姊沈韵兰诗集所

作序文为例。

余同怀七人，杏林姊居次，淑英其字也。幼

与兰英大姊及余并诸弟从母氏邱太恭人读。同治

六年丁卯，先大夫馆吉州，两姊暨余皆髫年……

二十六年庚子，姊丈亦以知县分浙，姊同往，得揽

西湖之胜。二十七年辛丑，姊丈权萧山篆，偕览

会稽、委宛诸山古迹，并佐鸣琴。二十九年癸卯

夏，余捧檄甘泉，使迎至署，余妇伴游平山堂、小

金山、梅花岭等处，六月返杭，余送至京口。三

弟赴东瀛，同舟，余作二律送别，姊弟皆有和诗。

七月，姊丈署嘉兴篆。县为嘉郡首邑，湖山秀绝，

有烟雨楼诸景。姊随任，游咏之暇，内助善政，

一如在萧山。是为两家较盛之时，讵知祸福相倚

状？次年端阳后一日，长子培元以暴疾亡。未几，

姊丈以平凡冤狱见忌长官。交卸后，甫过府班，竟

干吏议。三十二年甲午，余署东台篆，次年亦无辜

罢职。求全之毁，境遇正复相同。三十四年戊申，

姊偕婿率儿女辈至金陵，重见则两鬓盈霜，彼此

皆垂暮矣……[11]（P1519）

此序以大篇幅叙写沈韵兰的行迹，细至年

月的记 叙令沈韵兰的生命图景历历如绘般展

现。该序对沈韵兰生平的记录效能比之于沈韵

兰诗集收录的《瞿夫人沈女士淑英传略》并不

逊色，甚至时间线更加细致完整。议论及诗评

则被置于末端简单带过，其中一句“其诗之工，

词之雅，当世名工闺秀类能赞美，更不赘言，仅

叙其原委于此”更表明了此序更倾向于承担传

记职能。此类撰述方式广泛存在于清代闺秀诗

文集序跋之中，极高的传记性特质常使清代闺

秀诗文集序跋极度接近于被收录于女作家诗文

集中的传略、行状、寿序、墓志铭等文体，甚至

会达到淄渑难辨的地步。

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中强烈的传记化书写

倾向的形成有其特殊语境。从文体语境的角度

出发，首先，闺秀诗文集序跋作者以亲族为重

要基点，出于避免自卖自夸的避嫌心理，身为女

作家亲族的序跋作者时常刻意对女作家作品避

而不谈，如前述沈兆褆序其姊沈韵兰诗集时言

“其诗之工，词之雅，当世名工闺秀类能赞美，

更不赘言，仅叙其原委于此”[11]（P1519），可见避嫌

心态会致使序跋书写的天平向女作家个人行迹

书写偏移。另外序跋作者其中不乏诸多女作家

晚辈，出于对长幼尊卑的顾忌，晚辈时而会避

免对女作家作品的直接评议而转向对作家事迹

的书写。如孙宝瑚序其姑孙佩兰诗集时言“瑚

不敏，曷敢序姑之诗，然姑之诗固无藉乎瑚之

序，而瑚之受恩于姑，转不能不藉姑之诗序而志

之”[21]（P556）。鲍之兰的侄子鲍文逵亦在序文中

表示。

通、远昆季搜辑荩箧，得诗若干篇，编为四

卷，而属序于逵。逵固翦陋，且年古人少不诔长，

卑不诔尊之一，矧敢弁言于首？谨述宜人终始知

境如右，俾知实有卓然裕于才之外者。[21]（P164）

可见当族中晚辈接受为女作家书序的要求

时，内心虽有为长辈书序、评议长辈作品的惶

恐，但仍兼有身为族中一员，须记录女作家信

息、扬扢女作家声名的责任感，两种情绪的交织

促生了对直议女作家作品的回避，而使序跋内

容完全倾于书写女作家本身。身为女作家亲族

的序跋作者的这一回避性书写方式致使闺秀诗

文集序跋于书写实践中进一步走向传体书写。

其次，如前述，闺秀诗文集序跋的作者网络藉

女作家亲族的交谊向外延展，故而有较高的交

际性与应酬性，在此情境下，诸多序跋作者多出

于与请序的女作家男性亲族的情谊而非真正欣

赏女作家诗作而为之书序。闺阁诗虽以清丽之

辞居于文坛，然“或赋新妆而开镜，或吟残月而

论钱”“皆脂粉争妍，未免裙笄结习”[2]（P1155），

其絺章绘句之闺阁习气往往为主流文人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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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对闺秀诗作的一语带过甚至避而不谈却转

向书写闺秀本人的事迹行谊，庶几是男性文人

的一种暗中表态。另一方面于文化语境中，相对

于女作家这一新生社会属性，闺秀作家身为贤

妻、慈母、孝妇的传统性别属性显然更为重要。

金吰闻曾为同里傅廷标之继妻郭蕙诗文集书

序，文中多叙郭氏贤能治家及与傅氏联吟分韵

之事，于序文末尾金吰闻总结道：

以半村（傅廷标）之有才不遇，仅以诗画自

娱，犹得嘉耦，以遂其偕隐之志。余始为半村

悲，今乃为半村喜矣！遂书以为序。[22]（P148）

此序虽为郭蕙诗文集所题，然最终却归于

对傅廷标喜得嘉偶的欣慰，可见于金氏眼中，

郭蕙身为配偶之属性俨然高于女作家属性，相

较于成为一名女作家，郭蕙的诗文才能更应服

务于其夫的偕隐之志及夫妇之间的凤鸾和鸣。

与之相类的说法于闺秀诗文集序跋中并不尠

见，从诸多序跋作者“贤母之传，不以其文，而

以其人”[11]（P1365）“窥行谊，勿徒以语言文字求

之”[4]（P4345）等言说便可窥见传统性别属性与女

作家这一新生社会属性地位之主次。以是，即使

在本应将所序之人的作家身份置于最醒目的位

置的序跋文体中，闺秀作家仍时常主要以女儿、

妻子、母亲等身份被呈现，作家身份则沦至次要

位置。与之相应，女作家身为孝女、贤妻、慈母

的德行事迹占据重要位置，基于作家属性衍生

的相关书写如诗作批评、理论阐发等则被倾轧

压缩，闺秀诗文集序跋由此更靠拢于传统的传

记书写轨道。

（二）书写妇德传统的延续

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向传体的靠拢并非

仅就形制而言，女性传记以记录妇德、宣扬教

化为主的传统内核亦体现在闺秀诗文集序跋之

中。刘向《列女传》作为第一部系统的女性传

记合集，对其后正史中女性史传及女性散传书

写皆产生了深厚影响。出于戒天子、宣王教的书

写目的，妇德书写成为《列女传》的重要内容，

书写女性的这一传统在传统性别观念的支撑

下获得了强大的延续力，直至清代闺秀诗文集

序跋中仍犹燃不熄。部分序跋作者就曾明确展

现出列女书写传统的影响以及向列女书写传统

的靠拢，孙宝瑄于序文中叙写沈善宝卖诗鬻画

以安葬其父母、弟妹及伯叔，慨叹沈氏“经营八

棺，心力蕉悴”“苟非至情至性，曷克任此”，而

后则以一句“此事置之《列女传》中，足为巾帼

生色”[10]（P4537）结尾，足见列女书写传统已烙刻

于序跋作者心中，当他们为闺秀作家诗文集书

序题跋时会以列女传这一标尺对女作家进行度

量，列女书写已对序跋书写产生一种隐形的干

预。更有序跋作者有以序跋记录女作家德行以

备列女传采摭之意，[23]（P231-232）如雷飞鹏曾序杨

蕴辉诗文集曰：“读其诗，景其行，扬扢其风雅，

可以兴矣。当上之史馆，传列女，以风化天下后

世。”[21]（P654）顾若群序其姊顾若璞《卧月轩稿》

时赞其“敦节惠，盛文藻，德也言也，古之人亦

未必兼之而两有之”，并直言“异日请传列女以

备惇史”[24]（P427）。在此意旨下，序跋书写便会自

然而然地向列女书写传统靠拢，偏向对女作家

妇德事迹的叙写。此外，因诸多诗文集授梓于

女作家离世之后，以追忆悼念为出版目的，相

通的存在意义更促使了闺秀诗文集序跋向行

状记略、墓志碑诔等女性散传的书写模式 靠

拢，而此类女性散传皆以“累其德行，旌之不

朽”[25]（P200）为重要书写责务，这也导致了妇德

书写传统进一步渗入闺秀诗文集序跋书写。

在传统性别观念的陶染与书写女性的传统

的导引下，妇德书写时常充斥于清代闺秀诗文

集序跋之中，甚至可谓序跋最为重要的构成部

分。在书写女作家生平时，序跋作者往往会将女

作家的一生凝练为几个典型事件，这些事件时

常与妇德相关，且往往通过女作家与他人之间

的互动关系来展现，以朱城为其女甥凌祉媛诗

文集所书序为例，朱序言曰：

（凌祉媛）女红而外，恒焚香静坐，斗室吮

毫，舒纸为绕梁吟。尤能以幽闲柔顺之质，先意

承旨，博堂上欢。予尝戒之曰：“女子不当有才，汝

事亲孝，宜善体此意。”祉媛由是不多作诗，亦并

不以诗才自炫。庚戌于归丁生，名丙，号松生，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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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族也，亦善吟咏。祉媛相夫夜读，因亦时相

唱酬。而三载结缡，归宁实过其半，盖彼时予姊

适患风疾，祉媛思母良切，故常归侍汤药，历寒

暑昼夜不稍倦。吁！即此可见其孝矣。迨壬子春，

予姊复病，势已綦笃，祉媛膝行各庙，虔诚禳

祷，誓以身代。未几，姊疾瘳而甥疾作矣。苍苍

天者，抑何感应之甚速也！闻其病中委宛向予姊

曰：“儿不孝，不能终事母。今将已矣，愿母毋以

亡女为念。”及其弥留，玉姊抚之哭之恸，且曰：

“汝真代我去耶？汝去，我复奚为？”祉媛犹睁目

摇首，喉间噎噎欲吐语，意在止勿过伤，而已含糊

不可复辨……[8]（P865）

朱城以凌祉媛听从长辈劝导不多作诗、伴

夫夜读唱酬、以己身代母病三件事塑造凌氏形

象，分别通过女作家与亲长、丈夫等人的关系

展现了柔顺、贤、孝这些传统性别观念中妇女

应具备的德性，而这些事件实则与凌祉媛诗

作本身并无过多联系，更倾向于纯粹的妇德记

录。此外，当闺秀作家身上有较为卓著的妇德事

迹时，这一事迹时常会被序跋作者们反复叙述，

甚至会以压倒性优势将序跋书写的其他内容推

至边缘。前述闺秀作家孙佩兰，因殉夫未果苦

节数十载，又独自抚育儿子成才而为人称颂。孙

佩兰所著诗文集《吟翠楼诗稿》共录序跋10篇，

除了儿子胡上襄之跋文以叙说裒辑刊刻母亲诗

集的过程为主，其余序跋皆书及孙氏的节烈事

迹，有些序跋则直接以书写孙氏事迹为最主要

板块，如朱智、应宝时二人序便以“然有可传之

诗，未即皆可传之人”[21]（P513）“从来烈妇，罕著

诗名；不少才媛，终惭妇德”[21]（P514）之类话语发

端，一开始便为序文奠定了以妇德书写为主的

基调，继而以逾一半的篇幅叙写孙氏事迹，其叙

说重点已相当明显。至若孙佩兰的二位弟弟孙

诒经、孙诒绅所书序文，则几乎以全部篇幅书写

孙佩兰的贤孝品质及节烈行为，作品论则可谓

枝微末节，与其说此二篇为诗文集序跋，倒不

如说是以记录孙佩兰妇德为主要目的传记。通

览孙佩兰《吟翠楼诗稿》所收序跋，孙氏个人事

迹俨然成为了第一叙述焦点，其作为节妇、贤

母的妇德光芒已以喧宾夺主之势将孙氏的作家

身份及作品本身推至边缘位置。

妇德书写于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中的展

现究竟为固有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序跋

作者自觉的选择甚至是对闺秀作家有意的教

化规训，如今已难对诸多个案一一析别，但可

以肯定的是，确有部分序跋作者有意地向妇德

书写传统靠拢，甚至直接表明以序跋为工具，

达到表彰妇德、实现教化的目的。前述女作家

陆蒨所作《倩影楼遗稿》经由金绳武初刊于咸

丰丙辰（1856），附魏谦升、金绳武序跋两篇，

皆以序作者生平、诗文集刊刻缘起及过程为主

要内容，为较为普遍的诗文集序跋形态。咸丰

庚申（1860）年，“贼至常郡，艳女士（陆蒨）之

色，欲犯之”，面对贼寇，陆倩面不改色、厉声

大骂，最终“贼大怒，以刃刺之至死”。[11]（P1360）

同治壬戌（1862），程柯亭偶然得知同里赵氏手

中有金氏所印《倩影楼遗稿》，时程柯亭与洪

肖梅二人交好，洪肖梅对陆蒨及其诗文集表现

出浓厚兴趣，因而 程柯 亭向赵氏乞得陆蒨诗

稿 赠 予洪肖梅重刊。再刊的《倩影楼遗稿》新

增了洪肖梅、程柯亭、程秉钊三位对重刊有贡

献者的序跋，对比初刊时魏、金二位的较合榘

范的作家论加作者论式序跋，新增序跋可谓完

全走向了妇德书写的路径。三人都直接表达了

以宣扬陆蒨德行为序跋书写及重新刊刻的首要

目的，如程秉钊于序文开首言“奇节烈行，往往

出于其内”，且一 句“信乎诗之为教，感人 至

深”[11]（P1313）更点出其教化属性。洪肖梅则赞陆

蒨“其生死大节如此，以见女士之足以辉煌彤

管者，不在才与遇之区区也”，更直言重刊文稿

是为了“阐彼幽贞，扬兹鸿藻”，足见其对陆蒨

节烈之举的重视远过于陆蒨之才。程柯亭亦提

及洪肖梅具“扬阐之盛心”“求畸人烈行之足以

表彰”[11]（P1315），借出版诗文集以阐德扬行的目

的已显而易见。甚至可以想见，若无陆蒨遇贼抵

抗至死一事，陆蒨的作品本身并不足以引起三

位序跋作者的兴趣，其诗集也终将汩没于历史

潮流之中。在宣扬表彰妇德这一明确目的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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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下，新增序跋大抵围绕陆蒨不屈于贼人的节

烈事迹展开叙述，并加入一些初刊序跋并未提

及的能展现陆蒨德行的事迹，洪肖梅序述说了

陆蒨丈夫谢士俊酗酒一事。

女士事亲至孝，于归后伉俪敦笃，相敬如

宾，虽徐淑、秦嘉，殆无以过。后其夫沉湎于酒，

渐至狂惑。闺门之内，礼教盖寡，女士怡然受之，

不以为忤。卒为谗言所中，焚稿归毗陵。[11]（P1315）

有趣的是，似是为顾全谢陆夫妇颜面，尽

管谢士俊酗酒一事发生于陆蒨诗文集初刻之

前，但初刊序跋作者对此事并未直言。而重刊

序则详叙此事以体现陆蒨面对家中窘境时的

贤惠和面对谗言时的果决，陆蒨懿德足范的形

象由此更加多维立体。可见重刊新增序跋基于

展现及宣扬妇德的目的写就，其中贯穿始终的

妇德书写正是序跋作者的自觉选择，序跋此时

已然更似宣扬教化的工具，其本初的文体责务

则被抛置一旁。此类宣扬闺秀德行的序跋能够

以更为轻松日常的形式渗入闺阁，于潜移默化

中达到“有裨于风化”[17]（P1697）“广教化而移风

俗”[17]（P1207）之熏陶效能，从而与官方的妇教闺

训作品桴鼓相应，偕同构成包含不同层级的妇

教系统。

四、结语

规模化的闺秀文学于清代的崛起，皴染出

了文学史中一幅空前绚烂的图景，附着于闺秀

诗文集的序跋作为这幅图景的衍生物，与之共

同郁起、滋长并渐而成型。基于闺秀作家的独

特身份及闺秀文学的特殊定位，清代闺秀诗文

集序跋形成了自己的获取方式、作者圈层及书写

内容，使得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于序跋书写业

已成熟的时代，发展出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与价

值，向我们更为立体地展示了清代闺秀文学及

文化的特有生态。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向我们

展示了一个真实且复杂的历史现场，这一文本空

间中存在着多种角色、话语、视角和力量角逐，

叙说着关于清代闺秀文学及文化的诸多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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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eople’s Discours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in Qing 
Dynasty Female Writer’s Anthologies

XING Xiaoxuan
Abstract: During the Dynasty, there was a notable increase in the volume of works created by female 

writers, as well as i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these works. Correspondingly, the number of prefaces 
and epilogues appended to these collections of poetry and prose also rose. Given the unique status of female 
writers and the distinct positioning of women’s literature, the prefaces and epilogues of Qing Dynasty 
women’s poetry and prose collections developed their own modes of acquisition, authorial circles, and 
stylistic conventions. In terms of acquisition mechanisms, due to the restricted status of women in seclusion, 
male relatives of female writers became the primary contributors of prefaces and epilogues. However, 
instances where female writers actively solicited prefaces from their relatives and mentors, as well as cases 
where male literati voluntarily contributed prefaces, were also common. Regarding the composition of 
authors, male relatives served as the most crucial link between female writers and the mainstream literary 
world. The extent of the social connections of these male relatives largely determined the potential expansion 
of the female writers’ own social networks.Stylistically, the prefaces and epilogues of Qing Dynasty women’s 
poetry and prose collections exhibited a strong biographical tendency and a continu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writing about female virtue. The personal deeds and virtues of the female writers often became the 
main focus of these writings, while criticism of their poetry and theoretical elabor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modes of acquisition reflect the era’s acceptance and recognition of women’s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al scope of female writers within the literary fiel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circles and 
composition of the authors of these prefaces and epilogues reveal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social networks of 
women. The stylistic tendencies of these writings demonstrate contemporary views on female authors and 
their texts, and show how invited writers skillfully crafted their words for authors with sensitive statuses or 
limited interactions. This provides a clear path for studying the genre of prefaces and epilogues as a form of 
social literary writing.

Keywords: Qing Dynasty’ female writer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cquisition mechanism; female social 
interactions; writing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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